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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 给

亚儿封思·塞娜费纳·迪·波西亚

亲王殿下

这部作品主要描写巴黎，是近日在您府上构思而成

的。请允许我将您的名字列于卷首。这是在您的花园里成

长，受怀念之情浇灌的一束文学之花。当我漫步在

bos chet t i 中，那里的榆树林促使我回忆起香榭丽舍大
街，这怀念之情牵动我的乡愁时，是您减轻了我的忧思。

因此，将这束花献给您，不是很合乎情理吗？我面对着

Duomo，却向往着巴黎；走在波塔朗扎那样洁净幽美的石
板路上，却憧憬着满是污泥的故乡的街道，这真是罪过！

向您敬献这本书，也许能补赎这样的罪过。今后，当我要

发表某些著作，并能题赠给一些米兰女子时，我一定会在

我们热爱的人们中，有幸找到你们古代意大利作家十分珍

视的名字。在怀念我们热爱的人们时，请您不要忘记您的

诚挚而亲爱的--巴尔扎克

一八三八年七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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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 风尘女情深似海 

（一） 

一八二四年，巴黎歌剧院举行最后一场舞会时，一位

年轻人在走廊和观众休息室踱来踱去，走路的姿态显示出

他在寻找一个因意外情况而留在家中无法脱身的女子。他

那英姿勃勃的外表使好几个戴假面跳舞的人惊慕不已。他

时而无精打采，时而急不可待，这种步态的奥秘只有那些

上了年纪的女人和老于世故的闲汉才能知晓。在这个盛大

的交际场合，人们很少彼此注意，各人都有自己热衷的事

情，大家关心的就是消遣本身。那时髦青年只顾焦急地找

人，其他一切都已置之度外，对自己在人群中引起哄动竟

然没有察觉：某些戴假面的人戏谑似的赞美，另一些人发

自内心的惊叹，尖酸刻薄的插科打诨，还有最温情脉脉的

话语，这一切他全然没有听见，全然没有看见。尽管他的

俊俏外表颇似那些前来歌剧院寻花问柳的非同一般的人

物--这些人期待舞会上的艳遇，就像期待弗拉斯卡蒂时代
轮盘赌上出现的好运气--但他却对这个晚会上的成功充
满布尔乔亚式的自信。他该是组成歌剧院整个假面舞会的

那种三人神秘剧中的主角，这些神秘剧只有扮演角色的人

才会知道。因为，对于那些为了能向别人说一句“我见识

过”而来的青年女子，对于外省人，对于缺乏阅历的年轻

人和外国人来说，歌剧院该是令人厌倦的场所。对他们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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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，这黑压压的人群，来来回回，上上下下，慢慢吞吞或

急急匆匆，扭动着，转过来，又转过去，只能把他们比作

在柴垛上爬动的蚂蚁。以上这些人对这些举动之不理解，

不亚于不识帐本的下布列塔尼农民对交易所的不理解。在

巴黎，除了极个别情况，男人并不化装。一个男人穿上多

米诺外衣，显得滑稽可笑。民族特性从这上面获得充分显

示。想掩饰自己幸运的人可以不露面去歌剧院参加舞会。

完全被迫进去的人，一进去就立刻出来。最有趣的景象之

一是门口发生的拥挤，从舞会一开始就是这样：如潮的人

群向外涌，与进去的人扭作一团。化装的男人要么是妒火

中烧的丈夫，来这里窥探妻子的行踪，要么是有钱的丈夫，

他们不愿妻子窥探自己的行踪。两种情形都很可笑。

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假面人，又矮又胖，活像一个酒桶

在地上滚动。他这时候盯上了那个年轻人，而年轻人自己

并不知晓。歌剧院每一个常客都知道，这个穿多米诺外衣

的人，要么是企业管理人，或经纪人，或银行家，要么是

公证人，或某个怀疑妻子不贞的有产者。实际上，在上流

社会，谁都不会紧追叫人丢脸的证据不放。好几个假面人

已经摘下面具，取笑这个奇形怪状的人物；另一些人斥责

他，几个年轻人对他恣意挖苦。他的宽阔的身躯和他的举

止仪态说明，他对这些无关紧要的表示全然嗤之以鼻。那

个年轻人走到哪里，他也就跟到哪里，就像一头被追赶的

野猪，毫不顾及耳边呼啸的子弹和身后狂吠的猎狗，一个

劲儿向前冲去。虽然乍看上去，快乐和忧虑都披上了同样

的外衣，都是名贵的威尼斯黑色长袍，虽然歌剧院舞会上

一切都模糊不清，斑驳陆离，但是，组成巴黎社会不同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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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的人都在这里相聚，重新相认，彼此小心翼翼。对几个

熟悉内情的人来说，一些概念已非常明确，对这本难解的

利害相关的书，完全能像一本有趣的小说一样一目了然。

在那些常客看来，这个人不大走运，他身上肯定带着某种

约定的记号，红色、白色或绿色的，示意长期争取的幸福

就要来临。是不是要报什么仇？看到这个假面人形影不离

地紧随这个阔少，几个游手好闲的人重新回头端详这漂亮

的面孔，逸乐已把它的神圣光环笼罩到这张脸上。这个年

轻人已经激起人们兴趣：他越往前走，越引发人们的好奇。

何况，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优越生活的各种习惯。根据

我们时代的一条致命的法则，最杰出最有教养的公爵和贵

族参议员的儿子与这个昔日在巴黎市区饥寒交迫的可爱

少年无论在身体或品德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。英俊和年轻

能掩盖他的极度困乏，他就像很多这样的年轻人：他们想

在巴黎有所作为，却没有必要的资本实现自己的抱负，于

是每天孤注一掷，向这个王家都城最受奉承的天神--机遇
献祭。然而，他的衣着打扮，他的举止仪态，都是无可指

摘的。他以歌剧院常客的身份在观众休息室古典风格的拼

木地板上踱进踱出。在这里，和在巴黎所有其他地区一样，

你的举止会显示出你是什么人，你在做什么，你来自何方，

以及你有什么愿望。这一点，谁会没有注意到呢？

“那个俊俏的年轻人！从这里回头就能看见他了。”

一个假面人说。舞会的常客认出说话的人是一位有教养的

女子。

“您不记得他了吗？”那个被她挽住胳膊的男子回答

说，“杜·更特莱夫人向您介绍过他呀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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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您说什么！就是那个她所迷恋的药剂师的儿子吗？

他后来当了记者，成了科拉莉小姐的情人。”

“我还以为他那一跤跌得太重，永远爬不起来了呢。

我真不明白，他怎么又能在巴黎社交界露面。”西克斯

特·杜·更特莱伯爵说。

“他有王子的风度，”假面人说，“这当然不是与他同

居的那个女演员给予他的。我大姑看出了这一点，但没能

帮他摆脱困境。我真想结识一下这个萨尔吉纳的情妇。跟

我说说他生活方面的一些事吧，让我和他开点儿玩笑。”

这对男女在这个年轻人后边这样轻声嘀咕着，却被那

个宽肩膀的假面人密切注意上了。

“亲爱的谢儿冬先生，”拉夏朗特省省长说，一边挽

住这个时髦青年的胳膊，“让我来向您介绍一个人，他很

想与您重叙旧好⋯⋯”

“亲爱的夏特菜伯爵，”年轻人回答，“是这个人让我

懂得您对我的称呼是多么可笑。国王的一道敕令已经将我

母系祖先的姓氏鲁邦普雷还给了我。尽管报上公布过这件

事，由于它关系到一个如此卑微的小人物，我还得毫不脸

红地向我的朋友，我的敌人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重提这一

点。您可以列人您愿意的行列，但是当您妻子还是德·巴

尔日东夫人的时候，向我建议过一个措施，我敢肯定，你

绝对不会反对这个措施（这句漂亮的俏皮话使侯爵夫人微

微一笑，但却引起了拉夏朗特省省长神经质的颤抖）。“请

您告诉他，”理希连补充说，“我现在的家徽是呈直纹的红

色。绿色图案的草地上有一头银色的发狂的公牛。”

“银色的狂徒。”夏特莱重复说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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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您不明白，侯爵夫人会向您解释，为什么这个

古老的盾形纹章比您府上家徽上的王室内侍钥匙和王国

金蜂图案还要宝贵，那个家徽曾使日名叫内格尔帕丽

丝·德·埃斯帕尔的夏特莱夫人大为失望⋯⋯”理希连激

动地说。

“既然您认出了我，我就不能再唬弄您了。我无法向

您表示，您使我感到多么惊讶。”德，埃斯帕尔侯爵夫人

轻声对他说。这位她从前瞧不起的男人，现在竟这样放肆

和大胆。她为此感到吃惊。

“那么，夫人，在我前途渺茫，默默无闻之际，得到

您的关注十分荣幸，请允许我利用这次机会吧。”他说着，

脸上浮现出微笑。这是一个不愿放弃到手的幸福的男子的

微笑。

侯爵夫人感到被理希连这句明白无误的话“砍了一

刀”（这是英国人的说法），不禁做了一个小小的不协调的

动作。

“我祝贺您步步高升。”杜·夏特莱伯爵对理希连说。

“既然是您的祝贺，我理应接受。”理希连回答说，

一边用无比优雅的姿态向侯爵夫人告别。

“狂妄自大！”伯爵低声对德·埃斯帕尔夫人说，“他

终于超过了他的祖先。”

“这些年轻人妄自尊大。当他们在我们面前显示这一

点时，几乎总是意味着一种非凡的幸运；而对你们这些人，

却预示着倒霉。我们的女友中，谁能把这个漂亮的家伙置

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呢？我真想结识她，要是这样，我今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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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能找到一点乐趣了。给我写那封匿名信，可能是某个

对手设下的毒计，因为信里说的就是这个年轻人，他的放

肆无礼是别人授意的。您要紧紧盯住他。我去挽住德·纳

瓦兰公爵的胳膊。您该知道一会儿怎么找到我。”

当德·埃斯帕尔夫人走近她这位亲戚时，那位神秘的

假面人来到她和公爵之间，对她耳语道：“理希连爱您，

那封信是他写的；您的那位省长是他最大仇人，您是否能

在理希连面前解释一下？”

陌生人走开了，留下德·埃斯帕尔夫人单独站在那里。

她疑窦未消，惊奇不已。侯爵夫人不知道上流社会中还有

谁能扮演这个假面人的角色。她担心这是个圈套，便坐到

一边，躲藏起来，理希连对西克斯特·杜·夏特莱伯爵说

话时，故意略去伯爵的那个蕴含似锦前程的“杜”字，这

种做法让人嗅到一股蓄谋已久的报复味道。杜·更特莱伯

爵远远地盯着这位风流调优的俊俏青年。不一会儿，他遇

上了另一个年轻人，他觉得可以推心置腹地跟他说说话。

“嗨，拉斯蒂涅克，你看见理希连了吗？他简直变成

另一个人了！”

“我要是像他那样俊俏，就会比他更阔了。”那个打

扮入时的年轻人回答说，轻率却又乖巧的口吻流露出雅谑

的嘲讽。

“不！”矮胖的假面人凑近他的耳朵说，他把这个单

音节的词说得很响，以此用千百倍的嘲讽来回击他的这句

戏谑。

拉斯蒂涅克不是那种甘于忍气吞声的人。他像遭到了

晴天霹雳，怔怔地站在那里，任凭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他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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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一个窗口旁边。他被这只手紧紧扼住，无法动弹。

“你这只从伏盖妈妈鸡棚里出来的小公鸡，为了占有

塔叶费老爹的数百万财产，当最艰难的一步已经走完时，

却丧失了胆量。你要明白，为了你的个人安全，你如果不

像对待你所爱的亲兄弟那样对待理希连，你将会落在我们

手里，而我们却不会受你牵制。你什么话也别说，尽心尽

力，否则我要使你不得安宁。理希连·德·鲁邦普雷受到

当今最强有力的权势--教会的庇护。要死要活，你自己抉
择。你的答复呢？”

拉斯蒂涅克头晕目眩，就像一个人在森林里沉睡后，

睁眼醒来时看到一头饿狮在自己身边。他感到恐惧，不过

当时没有目击者：最勇敢的人这时也会心惊胆战。

“只有‘他’才知道⋯⋯才敢⋯⋯”拉斯蒂涅克自言

自语说。

假面人抓住他的手，不让他说完这句话：

“你就当‘他’那么干吧，怎么样！”他说。

拉斯蒂涅克于是就像一个百万富翁在大路上遇上强

盗举抢瞄准自己时那样，乖乖地投降了。

“亲爱的伯爵，”他回到夏特莱身边，对夏特莱说，

“如果您珍重自己的地位，您就要像对待有朝一日比您的

职位高得多的人那样对待理希连·德·鲁邦普雷。”

假面人不觉做了一个使人难以察觉的表示满意的动

作，重新踏着自西安的足迹走去。

“亲爱的老兄，你对他的见解改变得真快呀！”省长

惊讶地回答。这惊讶是有道理的。

“跟那些身为中间派而和右派一起投票的人一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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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。”拉斯蒂涅克回答这位省长兼参事院参议说。几天来

内阁会议上没有听到这位参议的声音。

“如今能有什么见解呢？有的只是利害关系罢了。”

德·吕卜尔克斯听着他们说话，辩驳了一句。“你们说的

是什么事？”

“是说德·鲁邦普雷先生，拉斯蒂涅克想把他作为一

个重要人物送给我。”参议对秘书长说。

“亲爱的伯爵，”德·吕卜尔克斯神情严肃地回答他

说，“德·鲁邦普雷先生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，他有很硬

的后台。能重新跟他攀上交情，我觉得十分高兴。”

“这样他将掉进当代那群阴险诡诈的家伙的圈子中

了。”拉斯蒂涅克说。

这三个聊天的人转身向一个角落走去。那里站着几位

才子，一些多少有点名气的人，还有好几个风流雅士。这

些先生把自己的看法、俏皮话和对别人的恶语中伤，都列

出来放在一起，想以此开开心，或是等待着看热闹。在这

个奇怪地凑到一起的人群中，理希连曾经和其中几位打过

交道，有的开诚布公，光明正大，有的阴险狡诈，暗箭伤

人。

“嘿，理希连，我的孩子，我亲爱的宝贝，你现在又

筑起了防护的围墙，又能昂首挺胸了。你是从哪里来的

呀？你就这样借助弗洛丽娜小客厅里送出来的礼物，又骑

上你的这匹牲口了。好样的，我的小伙子！”勃隆代对他

说，一边从斐诺那边抽出胳膊，走过来亲热地搂住理希连

的腰，把他拦到自己胸前。

安多什·斐诺是一家杂志社的老板。理希连几乎无偿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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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在这家杂志社工作过。勃隆代通过与他协作，向他提供

明智的忠告和正确的见解，使他发了财。斐诺和勃隆代是

贝特朗和拉东的化身，所不同的仅仅是，拉封丹笔下的猫

最终发现它上了当，而勃隆代明知自己受骗，却一直给斐

诺卖命。这名出色的笔杆子雇佣兵大概确实当了很长时间

的奴隶。斐诺外表笨拙，意志坚强，粗鲁愚蠢的言行之中

略带机智，就像粗工吃的面包上抹上一点儿蒜一样。他善

于把从文人和政客放荡不羁的生活田野里收获的东西，也

就是主意和埃居，装进自己的谷仓。勃隆代是个倒霉的人，

他早就把自己的力气白白地消耗在他的恶习和懒散上。他

需要花钱时，总是捉襟见肘。他属于富有才华而又穷困潦

倒的那一拨。这帮人能为别人发财贡献自己的一切，而为

自己发财却一筹莫展。他们是一些任凭别人借走自己神灯

的阿拉丁。这些令人钦佩的出主意的人，当他们没有受个

人利害关系左右时，他们目光敏锐，具有真知灼见。他们

用头脑而不是用双手工作。他们由此而产生品德上的破

绽，低能的人就对他们横加指责。勃隆代头一天伤害过一

位伙伴，第二天可以把自己的钱掏出来与他一起享用；他

今天跟一个人一起吃饭、喝酒、睡觉，明天会把这个人宰

了。他的那些有趣的不合常情的行为能被解释得头头是

道。他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场玩笑，所以也不愿意别人认

真对待他。他年轻，受女人爱慕，差不多有了点名气，生

活幸福，不像斐诺那样考虑攫取财富，以备上了年纪后享

用。

理希连这时候需要勇气去抢白勃隆代，使他膛目结

舌，就像刚才他逼得德·埃斯帕尔夫人和夏特莱哑口无言



◆ 交 际 花 盛 衰 记 ◆ 

─ 11 ─ 

 

一样。这也许是他最难拿出的勇气了。可惜在他身上，那

美滋滋的虚荣心阻碍着他傲气的发挥，这种傲气是做许多

大事所必不可少的。他的虚荣心在刚才一个回合中已经得

胜：他表现出富有，幸福，对那两个昔日蔑视他贫穷落魄

的人嗤之以鼻。但是，一个诗人难道能像一个老资格的外

交官那样，当面去损害两个所谓朋友的面子吗？这两个朋

友在他穷愁潦倒时接待过他，他在忧伤困顿的日子里，到

他们家里住过。斐诺、勃隆代和他，三个人曾经是酒肉朋

友，他们花天酒地，挥霍掉的不止是他们的债主的钱。如

同那些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用武之地的士兵，理希连这时

也跟巴黎许多人采取的态度一样，再次违逆自己的性格，

接受了斐诺的握手，同时没有拒绝勃隆代的抚摩。任何在

新闻界泡过或还在泡着的人，都必须痛苦地去向他所蔑视

的人致意，向他最憎恨的敌人微笑，跟最低劣卑鄙的人签

约，同意用向他寻衅的人的钱来酬劳他们而弄脏自己的

手。看别人作恶，听之任之，习以为常，起先是认可，最

后自己也去干。长此以往，灵魂被连续可耻的交易不断玷

污，变得越来越渺小。崇高思想的发条生了锈，庸俗的铰

链磨损了，可以自由地转动。阿尔赛斯特这样的人变成了

菲兰特一类的人，傲骨无存，才华消减，对高尚作品的信

仰烟消云散，就像一个本来希望能以自己写出的篇章感到

自豪的人，却煞费苦心炮制下等文章，他的良心早晚会告

诉他，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。人们来到这里，就像鲁斯托，

韦尔努那样，是想成为大作家，结果却做了无所作为的帮

闲文人。因此，骨气与才情等高的人就是像德·阿尔泰兹

之辈善于绕过文学生活的暗礁脚踏实地前进的人，对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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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样敬重都不过分。理希连对勃隆代的曲意奉承不知道怎

样回答才好，何况勃隆代的思想对理希连具有不可抗拒的

诱惑力，保持着拉人下水的人对其弟子的巨大影响，而且

勃隆代通过跟德·蒙柯尔奈伯爵夫人的私交在上流社会取

得了稳固的地位。

“你是不是继承了一个舅舅的遗产？”斐诺开玩笑地

问他。

“我跟你一样，对傻瓜们定期勒索。”理希连用同样

的语调回答他。

“先生好像办了一份杂志，还是一份报纸？”安多

什·斐诺又问道，摆出一副雇主在受他盘剥的人面前所表

露的狷傲无礼的神态。

“我有比这更好的。”理希连反击他。总编辑装腔作

势表现出的优越感刺伤了理希连的自尊心，使他又意识到

自己新的地位。

“那么，你有什么呢，亲爱的？⋯⋯”

“我有一个办法。”

“一个理希连办法？”韦尔努微微一笑，说。

“斐诺，你这一下被这个小伙子抛在后面了，我早就

跟你说过这话。理希连有才情，你不好好关照他，还排挤

他。现在你后悔了，大傻瓜！’渤隆代又说。

勃隆代像麝一样精明。他从理希连的语调、手势和脸

色中看出不止一桩秘密。他于是在抚慰理希连的同时，用

这些话来勒紧缰绳，把他驾驭住。他想了解理希连为什么

回巴黎来，有什么打算，靠什么生活。

“就算你是斐诺，你也得拜倒在一位你永远得不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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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手脚下！”勃隆代又说，“先生，你很快会同意：在这批

未来属于他们的精明能干的人群中，他是我们的人！他聪

明又俊俏，难道不应该通过你的 qui bus－cumque
vi i e 获得成功吗？他现在披上了华丽的米兰盔甲，

锋利的短剑已有一半出鞘，三角旗也已高高举起！见鬼，

理希连，你这件漂亮的背心是从哪儿偷来的？只有爱情才

会寻觅到这样的料子。你有一处住宅吗？此刻，我需要朋

友们的地址，因为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过夜呢。斐诺今晚

把我扫地出门，借口很一般，说是准备发大财。”

“我的老兄，”理希连回答说，“我实行一条公认的准

则：Fuge，l a t e，t ace 有了这一条，准能安稳地生活。
我走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不放你走，除非你还我一笔神圣的债务：

请吃一顿小小的夜宵，嗯？”勃隆代说。他馋嘴贪吃，没

有钱的时候，就叫别人请客。

“什么夜宵？”理希连说，不觉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

势。

“你不记得啦？现在我可知道一个朋友发迹后是什

么样子了：他把什么都忘了。”

“他心里明白欠我们什么。我可以作保。’斐诺接过

勃隆代的玩笑，继续说。

这时候，那个风雅的年轻人来到观众休息室上首，走

到那些所谓朋友们聚集的大圆柱旁边。“拉斯蒂涅克，”勃

隆代拉住这个青年的手臂，说，“我们正在谈论一顿夜宵：

你也是我们的一员⋯⋯除非这位先生，”他用手指了指理

希连，一本正经地说下去，“除非他一定要赖帐，他是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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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出来的。”

“德·鲁邦普雷先生嘛，我可以为他担保，他不会于

这种事。”拉斯蒂涅克说。他不是故弄玄虚，而是在考虑

别的事情。

“啊，比西沃来了，”勃隆代大声说，“他也算一个，

没有他就不完美了，没有他，香摈酒会粘住我的舌头，吃

什么都没有味道，就连俏皮话里的辣子也会淡然无味。”

“朋友们，”比西沃说，“我看你们是聚集在当代奇才

的周围。我们亲爱的吕西安又重演了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。

如同诸神变成奇异的蔬菜或别的东西来引诱女性一样，奥

维德在《变形记》中把谢儿冬变成一位绅士来引诱⋯⋯什

么？查理十世！我的小理希连，”他边说边抓住他礼服上

的一个纽扣，“一个当了大老爷的记者值得为他写一篇漂

亮的小文章登在《哇哩哇啦》报上。我要是处在他们的位

子，”这位不顾情面的嘲讽者指着斐诺和韦尔努说，“我也

许会在他们的小报上把你丑化一通，你就能使他们赚上一

百法郎，十栏俏皮话。”

“比西沃，”勃隆代说，“一位安菲特里翁在节日前二

十四小时和节日后二十四小时对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：我

们这位赫赫有名的朋友请我们吃夜宵。”

“什么！什么！”比西沃接着说，“可是，现在最最重

要的，也莫过于将一位贵族姓氏从遗忘中拯救出来，将一

位天才人物赋予贫乏的贵族阶层。理希连，你受到报界的

敬重，你曾经是报界最漂亮的装饰品，我们还将支持你。

斐诺，在巴黎报纸的社论上再加上一段吧！勃隆代，在你

那家报纸的第四版上偷偷地来一篇！要把当代最佳作品



◆ 交 际 花 盛 衰 记 ◆ 

─ 15 ─ 

 

《查理九世的弓箭手》的出版消息公诸于世！我们请求多

里亚快快把法国的彼特拉克写的绝妙的十四行诗《雏菊》

交给我们。要把我们这位朋友在贴有印花税票的纸上颂扬

得天花乱坠。这种纸能使人一举成名，也能使人身败名

裂！”

“如果你真想吃夜宵，”理希连为了摆脱越聚越多的

这伙人的纠缠，便对勃隆代说，“我看在一个老朋友面前，

你倒不必用这种夸大其辞和隐晦曲折的手法，把他当作一

个傻瓜。明天晚上，咱们在鲁万蒂埃饭馆见！”他看见一

位女子走过来便匆匆地说了这几句，迎着那女子奔过去。

“啊！啊！啊！”比西沃用三种音调叫道，带着逗乐

的神气，并流露出他已经认出合西安奔去迎接的那个假面

人，“这种事值得弄明白。”

他于是尾随着这漂亮的一对，接着又跑到他们前头，

用犀利的目光打量他们，然后又折回来。那些羡慕理希连，

急切想知道他的好运从何而来的人，对他的做法十分赞

赏。

“朋友们，你们早就知道德·鲁邦普雷先生交上的好

运，”比西沃对他们说，“这就是德·吕卜尔克斯旧日的那

只老鼠。”

这些“老鼠”的奢侈生活是一种邪恶，现在人们已经

忘记，但在本世纪初却是司空见惯的。“老鼠”这个词已

经过时，它是指一个十到十一岁的孩子，在某个剧院，特

别是巴黎歌剧院，当不说话的配角，那些鲜廉寡耻的人教

唆其堕落和干下流勾当。一只“老鼠”就是地狱里的年轻

侍从，是一名顽皮的女孩子，她开的一切玩笑都是可以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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